动物和植物证实着真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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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
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动植物类型无不证实着造物主的存在与大能。
所有这些生物都值得人们研究思考。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生命系统、多种所样的防御手段、独特的猎食方法以及有趣的繁殖方式。遗憾的事，在这篇文章里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这里将描述少量类型以供大家参考。
然而，即便是这几个简单的例子也足以证明：地球上的生命不可能是偶然的产生。
从毛毛虫到蝴蝶
如果你有四五百个卵要放在户外保存，你将怎么做？最好是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它们被诸如大风等自然因素拆散。蚕是一种一次能产四百五十到五百个卵的小动物，它们采用一种非常聪明的办法来保护它们的卵：将这些卵用一种粘稠的、像丝线一样的物质联合起来。
破卵而出的毛毛虫们首先为自己找到一根安全的树枝，然后用同样的丝线将自己绑在树枝上。接着，为促使发育，它们开始用丝线为自己编织一个丝茧。这个过程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每一毛毛虫不断变化，吐出相当于九百至一千五百米长的丝线。最后，在这一过程的末尾，毛毛虫彻底变形，成为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开始了它新的生命。
无论是蚕妈妈保护其蚕卵的举动，还是小毛毛虫无意识的行为，进化论都无能为其做出解释。首先，蚕妈妈生产用于保护蚕卵的丝线的能力就是一个奇迹。其次，新生 的毛毛虫知道最适合它的环境，根据它编织丝茧，再经历一场蜕变，这都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因此，我们可以简明地说：每一毛毛虫来到世上都具备了一种先天的 知识，知道要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在它出生之前它已经被教授过所有这些事情。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你看到一个新生的婴儿在出生几个小时后自己站起来，找到诸如被子、枕头、床垫等所需物品，然后将这些物品整齐铺置形成自己的床 铺，在躺进去休息，你对这会怎么想？从这令人吃惊的事件回过神来之后，你很可能会想到这个婴儿一定在母亲的子宫里以某种奇妙的方式被传授了去做这个程序。 毛毛虫事件和这个例子中的婴儿没有任何不同。
这再次引导我们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生物的出生、举动以及生存都是按照创造它们的真主所既定的方式进行的。《古兰经》中叙述真主启示蜜蜂、命令它们酿制蜂蜜（《古兰经》16：68—69）,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来揭示世间生物的巨大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所有生物都服从于真主的意志、顺从他所制定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蜜蜂酿蜜、桑蚕吐丝的原因。
双翼的对称
当我们从相片里观察各种蝴蝶的双翼时，我们会发现一种完美的对称性。这些翅膀由各种图案、斑点和色彩装饰，每一只都如同一幅艺术品。
当你观看这些蝴蝶的翅膀时，你注意到它左翼和右翼上的图案与色彩无论多么错综复杂都互相对称——甚至是双翼上的一个斑点。这表明了一个完美的秩序与匀称。
此外，在这些轻薄的翅膀上，没有任何色彩相互混淆，它们都彼此分离。事实上，这些色彩都是由极细小的鳞片相互累积形成的。这些很容易被你的手最轻微的触摸而 弄散的细小鳞片，它们竟然毫无差错地在左右翼同时配置出完全相同的图案，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即便是一个细小鳞片的更改也将破坏这种双翼的对称、损害它 的美感。然而，你在世界上任何蝴蝶的双翼上都不可能发现混淆，它们整齐优美就如同一位艺术大师的杰作。确实的，它们就是伟大真主的创造。
脖子最长的动物：长颈鹿
长颈鹿具有许多令人惊奇的特征。其中之一是它们的脖子如此之长，却和其它所有哺乳动物一样仅仅依靠七节椎骨。而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血液输送到它们长脖颈 顶端的大脑没有任何障碍。人稍微想一下就会意识到心脏要将血液输送如此之高将会是多么困难。然而，长颈鹿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心脏具有高度输血 的特点。这使它们能够容易地生存下去。
然而，当它们饮水时依旧面临另一个问题。基本上，每次当它们低下头饮水时，高血压就足以致使它们死亡。然而，它们脖颈中的完美系统却使它们完全消除了这一危险：当它们低下头时，脖颈中的一个阀门自动关闭，阻止了过量的血液流向大脑。
长颈鹿并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计划形成了这些特点的，这一点毫无可疑。 如 果说所有这些重要的特征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一个渐进与意外的进化过程而产生的，未免让人太不可思议。长颈鹿若要生存，最重要的便是拥有一个输送血液 到大脑的供血系统和在它低头时阻止高血压产生的阀门系统。如果这两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或是功能不全，那么长颈鹿将不可能继续生存。
从这产生的结论就是：长颈鹿这一物种，从它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就已拥有了所有这些关乎其生存的重要特征。一个不存在的生物，它不可能自己去规划设计 自己的身体并有意识地获得这些重要特点。因此，毫不可疑，长颈鹿的存在证明了它们是由一个伟大的意志所创造的。那，就是真主。
海龟
生活在海洋中的海龟，当繁殖期到来的时候便大批地涌向海滩。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海滩。这个它们将要产卵繁殖的海滩必须是它们出生的海滩。有时候，海龟们必须穿越长达八百公里的路程才能回到那里。但是，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无论如何，它们必须到达它们出生的海滩去生产它们的后代。
海滩是极其相似的，海龟却能在离别二十至二十五年之后找到回去的路，这确实难以解释。更为神奇的是它能在光线几乎无法渗透的深邃海洋中确认自己出声地的方向，然后从众多相似的海滩中认出确切地点。
最后，成千上万的旅行者们在没有任何指南针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相会在同一海滩。这种坚持与执着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海龟知道它们的后代不能在大海中出生存 活，于是它们将卵产在海滩并用沙子覆盖。但是为什么它们都要在同一时间相会于同一海滩呢？如果它们在不同时间到不同的海滩，卵就不能够孵化了吗？研究这一 课题的人面临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时候，头上有一个硬块，它们必须克服许多障碍。这些平均三十一克重 的小东西不可能自己刨开上面的沙层，它们互相帮忙，得花费几天的时间。在到达地面之前，它们要等待一会儿。因为白天它们很可能成为其它食肉动物的猎物，而且在阳光炙烤的沙滩上爬行将会极其困难。当黑夜来临，它们刨开最后的沙层，爬出地面。趁着黑暗，它们迅速爬向大海，离开了海滩，二十至二十五年之后再次返 回。
这些小海龟们不可能知道破壳而出之后它们必须刨开上面的沙层，也不可能知道到达海洋还有一段距离，它们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如果说它们被埋在沙土之下时就知道 白天和黑夜，知道有其它肉食动物的存在而它们有可能成为其猎物，还有被太阳晒烤的沙子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以及它们必须迅速回到海洋等等，这绝不可能。那 么，这种有意识的行为来自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这些小海龟已经被设定这样去做了。这就是说创造它们的主宰已经启示了它们这种本能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生命。
攻击甲虫
关于攻击甲虫，人们已经有过大量的研究。这种昆虫使用一种化学方法来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伤害。
在危急时刻，攻击甲虫从体内向敌方喷出过氧化氢及对苯二酚两种化学物质来保护自己。甲虫体内的分泌腺制造出高浓度的上述两种化学物质混合物，然后将其保存在 一个叫做储藏腔的器官内。这个储藏腔与另一个叫做爆发腔的器官相连，中间由括约肌隔离。当甲虫感觉到危险时，储藏腔周围的肌肉紧缩压迫储藏腔，与此同时括 约肌松弛，储藏腔内的化学物质转移到爆发腔。这时，大量的热释放出来形成的蒸汽与氧气一道压迫爆发腔体，化学物质通过甲虫体内的向外管道喷向敌人。
一只昆虫的体内含有一个能引发剧烈化学反应的强劲系统，而它自身却不受任何伤害，这对研究者而言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迷。很明显的，这个系统的存在与运行是如此复杂，不可能归因于甲虫自身。攻击甲虫仅仅两厘米长的微小躯体内是如何蕴藏这个人类专家只能在实验室里才能演示的复杂反应？
这里唯一明确的真相是：这种昆虫是完全反驳进化论的一个实例。因为这种复杂的化学体系不可能是由一系列偶然的变化、随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即使是这系统中任 何部件的一个微小缺陷或毛病也将导致甲虫失去防御能力，从而被其它动物杀死或是引发它自身爆炸。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昆虫体内的化学武器是与其它部 分同时完整产生的。
白蚁穴
当见到白蚁们在地上建筑蚁穴的景象时，人们都会惊奇不已。这些高五至六米的蚁穴简直是一种建筑奇观。
只要你比较一下白蚁与它蚁穴的尺寸，你就会发现白蚁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比它自身大三百倍的建筑工程。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白蚁都是瞎子。
一个没有见过失明的白蚁们所建筑的巨大蚁穴之人，他很可能会想那是它们用沙土堆积而成的。可是，白蚁穴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绝妙设计：蚁穴内部拥有复杂的各种隧道、走廊、通风系统、培育特殊真菌的场地以及安全出口等。
如果你聚集数千盲人，给予他们各种机械工具，让他们去建造一个类似白蚁穴的建筑，那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设想一下：白蚁是如何测量长度的？建造这样一个精致的建筑所需的建筑与工程知识从何而来？千万只白蚁又是如何协调工作来建造这个艺术奇迹的？
如果你在建筑的初期将白蚁穴一分为二，最后再将两部分合二为一，你会发现所有的走廊、通道、路径都互相吻合。这种神奇的事件如何解释？
从这个例子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真主为每一物种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模式。即便是一个白蚁穴也足以让人理解并相信真主是创造这一切的独一主宰。
啄木鸟
啄 木鸟用喙在树干上凿洞筑巢，这是很多人所熟悉的。但是，人们却忽视了一点：当啄木鸟的头猛烈而迅速地点击晃动时，它的大脑没有丝毫损伤。啄木鸟的举动正如 一个人用头将一颗钉子钉入墙内。如果有人敢这样做，他很可能因为大脑出血而昏厥。可是，啄木鸟却能在两三秒的时间内连续快速敲击坚硬的树干达三十八至四十 三次之多，它本身毫无损伤。
这是因为啄木鸟的头部结构是适合这一工作的完美创造。它的头颅具有一个能化解打击力的卓越防震系统。它的前额及部分头骨肌与喙相连，强健的颔关节能帮助减轻强力敲击带来的冲击力。
不仅如此，啄木鸟首选的树是苹果树。某些啄木鸟在凿洞之前先检查树龄，然后选择那些超过百岁的老树，因为百岁老苹果树那曾经坚硬的树皮因患某些疾病的缘故已经松化。这是科学最近才发现的，你可能是第一次在这里读到；啄木鸟已经知道很多个世纪了。
这还不是啄木鸟偏爱苹果树的唯一原因。啄木鸟在它巢的周围凿洞，原因最初无人了解。后来人们发现这些洞能保护它们免遭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苹果树渗漏的粘稠树脂会逐步将这些洞填满，啄木鸟巢就如同被一个池塘所环绕，可以保护它们免遭它们最大敌人——蛇的伤害。
啄木鸟的另一有趣特征是它们的舌头非常细，甚至可以伸进树上的蚁穴。它们的舌头又非常粘，可以将蚂蚁粘出蚁穴。这完美的创造还揭示出一个事实：它们的舌头有一个可以保护它们免遭蚂蚁体内蚁酸损害的构造。
这些啄木鸟，以上所述的种种特征证明了它们是被创造的。如果啄木鸟如进化论所言，是偶然演变结果的话，在它们获得这些优异一致的特点之前就早已死亡灭绝了。然而，由于它们是真主设计创造的，它们拥有着所有这些重要特征开始了它们的生命。
假眼
动物世界存在许多难以想象的有趣防御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假眼。使用假眼，许多的蝴蝶、毛毛虫以及鱼类令它们的敌人认为它们是危险的。
有一种蝴蝶，当它遇到危险时便张开双翼，展示出翅膀上一对可怕的眼睛，恐吓它的敌人。
让我们花上时间想一想：这些极其生动的眼睛会是一个偶然的产生吗？蝴蝶怎么会知道当它展开双翼时会显现一对可怕的眼睛令敌人感到恐怖? 难道是它偶然看到了自己双翼上的图案而后决定危险时用它来吓唬敌人的？
这样生动的图案只可能是一个有意识设计的结果，而并非偶然。蝴蝶不可能是自己发现了翅膀上的图案然后自己使它成为一个防御手段的。很明显，真主创造了蝴蝶，在它的身躯上安置了这样的图案，然后启示了它在危险时刻使用这个图案的本能。
睡莲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花在人们看来都是很普通的，尽管它们是那样完美也罢。由于每一天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花，人们往往忽视了领悟这一创造奇迹。因此，一种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状态下的完全不同尺寸的花将让我们摘去“熟悉的眼镜”, 帮助我们领悟真主的存在。
生长于亚马逊河底部粘稠淤泥里的亚马逊睡莲，它以一种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所见的方式存活着，足以让我们去除“熟悉的眼镜”。
这种植物从亚马逊河流底部淤泥里开始生长，然后向河面伸长，它们的目标是去获得对它们生存非常重要的阳光。当最终长出河面时，它们停止生长，长出一些带刺的圆形叶芽。接下短短的数小时内，这些叶芽不断生长，成为一片片长达两米的巨大叶子。它们“知道”叶子覆盖面越广，它们就越能获得更多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否则在缺乏光线的河底它们将难以生存。使用这一“聪明”的方法，睡莲无疑是受到启示的。
然而，仅仅拥有阳光是不够的，它们还需要同等的氧气。很明显，氧气是不可能在它们扎根的淤泥中存在的，因此睡莲的茎又向着河面尽力生长。有时，这些茎能高达十一米，它成为了叶子与根之间的氧气输送者。
河流底部最初的萌芽是如何知道它需要氧气与阳光才能存活的？又怎么知道这些必须在水面上才能获得？一个刚刚获得生命的生物是不可能意识到水有尽头的事实，也不可能知道太阳和氧气的。
因此，如果整个事件都从进化论的立场上来评论的话，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睡莲应该早已灭绝了。然而，睡莲今天依然完整地存在。
在水面获得阳光和氧气之后，睡莲令人难以置信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它们蜷曲它们巨大叶子的边缘，防止下沉。
采取这些措施延续生命之后，它们知道这还不足以令它们生殖繁衍。它们需要一种小动物将它们的花粉传授给其它的睡莲，这种动物就是一种喜欢白色的甲虫。这种甲 虫喜爱亚马逊河流上睡莲开放的白色花朵，当它们光顾这些花朵的时候，睡莲便将所有叶子合拢，把这些甲虫都拘禁起来。一夜过后，这些甲虫身上沾满睡莲的花粉 被释放，睡莲则改变自身的颜色以免这些甲虫将同样的花粉再带回来。这曾经纯白美丽的睡莲花现在变成了装点亚马逊河的粉红色。
如此完美细致的计划是一个毫无意识的萌芽所设计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是创造一切的真主的设计。这里介绍的所有这些细节都表明了植物如同宇宙中其它生物一样，它们的存在都已配备了最适宜的系统，都来自于创造它们的主宰。
